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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泰北到台湾求学的鲍
月书，到了台湾半工半读，
闲暇时间就喜爱打打麻将。
学业毕业后又到日本打工，
拿到工资就到麻将桌上，打
个昏天黑地，直到打一月工
资输个尽光，才心安理得。

不打麻将就浑身不自
在，打输了翻来复去睡不
着 ，羸 了 又 兴 奋 得 不 想
睡。 日复日，月复月，有钱

身子就痒，直到输得分文无
存，才浑身舒泰。

别人在日本打工，几年
下来已有百万存钱，鲍月书
小姐几年下来仍是两袖清
风，分文不。.渐渐年纪不

等人，到了五十老几，仍是
老姑娘独处。

从日本打到台湾，从台
湾打到泰北，有钱就上麻将
桌，打到爹妈姓甚么，早忘
得一乾二净。

渐渐岁月不饶人，年近
六十老几仍早孤家寡人，一
生无儿无女，无牵无挂，一
天到晚麻将桌上才能见到
其人。

一日，麻将桌上的鲍月
书，一手清一色自摸，兴奋
得大叫一声，口吐白沫、倒
地不起。临死留下一句话，
死 后 ；请 烧 给 我 一 副 ……
麻将……

刘舟

打麻将的女人

在小巷里卖炸香蕉的
她，每天收入束着裤袋免强
可度日，她常想什么时候能
把日子过得一点。能为自
己幸苦了大半辇子的老父
老母，过上三餐不用愁的日
子，雨天来了有件能挡风遮
雨的衣服，严寒袭系时也有
件能为两老添加件能保暖
的寒衣。更重要的是人老
了双膝就不管用了，那是因
为平时少吃到补品缺钙，她
哪里没想过要给双亲买些
补品补补身体啊，可口袋里
总是干涩涩的。

一 群 弟 妹 又 要 开 学
了，不少杂学费用还未筹
够令她伤透脑筋，房东租
金和水电费也来催了，一
家子的生计重担子全压在
她这一小摊子上，生活的
重担某时也真的压得她喘
不过气来。

眼看半月又过去了，在
她对面或身旁卖政府彩票
的小贩生意卖得火红，尤其
是开彩票日，彩票迷更是抢
着购买廉价卖的彩票，一搏
运气。可她就舍不得花这
点钱，已是下午一点多了，
阿福嫂的卖彩票摊上尚存
二张卖不出去，游说要她帮
忙购买一张搏运气，可她那
来多余的钱卖彩票呢。

阿 福 嫂 同 情 的 说 ，样
这吧，反正开彩时间也要
到了，又卖不出去，就送你
一张看你的运气了，有中
奖才还我买彩票的钱，如
果没中奖就算了吧。

就这样她也得到了一
张彩票，傍晚她欣喜的带
着这张彩票回家，心里总
怀着一份喜悦和希望，人
有了希望心情特别好，这
是她第一次拥有一线希望
的感觉。一生中，她被家
庭的重担子压得日日愁眉
苦脸、双眉紧锁，已不知什
么叫喜悦了。

深夜了她刚回到家把
一切买卖用具放下，远远
便传来阿福嫂飞奔着来叫
嚷着说，中奖了，中奖了，
你的那张彩票中奖了！她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抬
起头来朝阿福嫂急追问，
谁中奖了？

阿 福 嫂 向 量 回 答 ：你
呀！

她忙从衣兜里取出那
张彩票来，和阿福嫂在灯
光下，小心的对照着彩票

数字号码，尾三个字 236，
不正是她拿的这张彩票号
码吗?

她和阿福嫂同时屡抱
着兴奋得跳起来，手中不
断挥着那张彩票，嚷着中
奖了，中奖了……。

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
中奖，天刚亮她便踩着摩
托车，往菩喃通佛寺去添
汶齐僧毕，刚出来抵达拐
车处急着拐车，不料一辆
皮卡车也急驰抵达，猛撞
翻她的摩托车，轰然巨响
她连车同时被撞翻，身体
被弹出路边。

当 她 苏 醒 过 来 时 ，一
条腿被石膏粉扎得如水桶
般大，此刻，她怀着颗不知
是喜，还是懮愁的心情，让
她双眉蹙得更紧了.....。

炎炎烈日下，戴着安全
帽驾驶电单车的尼蓬，载着
大腹便便的妻子正赶往医
院的路上，他不时吹着口哨
满脸春风得意的样子，因为
想到他快要做爸爸了，而妻

子待产的用费也不愁了，因
此他心情特别开朗与轻松。

他冒着烈阳继续往前
驾驶着摩多车，可半途中竟
碰到巡逻警察，即时令他惊
慌措手不及，做鬼心虚，立
即露出鬼鬼祟祟形迹，因此
引来两名巡逻警察的怀疑
立即上前要搜查他时，他反
而加快油门驾驶摩多车欲
逃跑，但倒霉却撞倒一名巡
逻警察的电单车上令该名
巡警受伤，并与另一名巡逻
警察扭打起来，因他极力顽
抗不让警察搜身，最终被他
拼命扎挣逃脱。

逃跑到附近一条 10 米
阔约 8 米深水港边，然后扑
通一声踪身跳下水港逃捕，
可是他不会游泳，在水港里
载浮载沉一会后，突然他感
到双脚僵硬搐筋起来，才扬
声大喊救命可是已迟了一
歩，致身躯渐渐的往下沉
溺，令追捕他的两名巡警也
被吓得惊呆在现场。

待通知救护人员赶抵
把尸体打捞上来，发现他裤
袋里暗藏着一包 200 粒的
疯药，尼蓬的妻子没有逃
跑，她被眼前突然发生的意
外事故，吓得花容失色，跌
坐在地上，挺着个大肚子哭
得泪如雨下。

诗雨

祸福难料（外一篇）

杨棹

山 间
今天是麦卡宁 17 岁的最后一天，她决定在 18 岁

生日的那天，也就是明天，嫁给邻村的年轻猎人米
雷哥。

麦卡宁心不在焉地擦着玻璃，眼睛望着窗外幽
蓝的天空。泰北清莱山区的冬日的天空，总是那么
清澈，长时间盯着看，眼睛会模糊，头脑也会眩晕，
让 人 恍 惚 之 间 感 觉 身 处 蓝 色 的 海 底 ，犹 如 一 条 小
鱼 ，身 体 也 会 随 着 海 水 的 波 动 而 不 自 主 地 微 微 起
伏。

“奶奶，你要换烟丝吗？”她看见奶奶握着长柄
烟斗坐到了窗前，于是转身去抽屉里翻找烟丝。

咚咚咚，身后传来奶奶在窗台上磕烟斗的声音，
铜烟锅和橡胶木窗台撞击发出沉重暗哑的声音。

“ 也 拉 府 的 烟 丝 没 有 了 ，素 可 泰 的 烟 丝 可 以
吗？”麦卡宁拿来一个塑料袋子，上面印着一个浑身
插 满 管 子 躺 在 病 床 上 的 肺 癌 病 人 ，她 心 里 矛 盾 地
想，奶奶快 90 了，也没见她得肺癌嘛。

“你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奶奶意味深长地目光
搜寻着窗外的几棵大树：一棵桉树、两棵红松、两棵
同根而生的木棉，还有一簇十几米高的槟榔树。

三角梅像一条巨蟒缠绕着槟榔树生长，满树粉
色和白色的花与叶子，像是烟花炸裂的一瞬间那么
缤纷，将院子映衬地生机勃勃，掩盖了木棉光秃秃
的枝干。如果不是清晨冰冷的气温，谁都感觉不到
这是泰北的冬季。

“有什么声音吗，奶奶？”麦卡宁一边给奶奶装
烟丝，一边侧耳倾听：“我只听见风声、槟榔掉落草
丛 的 声 音 。”她 擦 着 了 火 柴 ，点 燃 了 奶 奶 的 烟 斗 ，

“哦，还有鸟鸣，好像，这鸟鸣叫了一早上了。听得
久了，就没有感觉了，差点忘了这个声音。”

奶奶微笑着，点了点头，她嘴角冒出白色的烟，
银色头发，白色的褂子，麦卡宁突然觉得奶奶像一
只正在抽烟的老兔子，暗自偷笑起来。

“你知道小鸟在说什么吗？”奶奶的目光仍在树
枝上搜寻，但是连小鸟的影子也没有看到。

麦卡宁觉得奶奶特别可爱，就蹲在奶奶椅子边
说：“哎呀，奶奶真的能听懂小鸟的话吗？”

“能啊！”奶奶的回答让麦卡宁又吃惊又想笑，
于是接着问：“那你告诉我，小鸟说什么？”

“她的孩子丢了，她在到处找她的孩子呢！”奶
奶吸了烟斗，头脑清醒，说的话也清楚。

麦卡宁微笑的嘴角突然颤抖了一下。
“我不信，我觉得她肯定是在呼唤公鸟。”麦卡

宁用一种假装释然的语气说。
“在那里，我看见它了！”奶奶举起烟斗，指了指

三叶梅朝西的一簇枝叶。
果然，一只浅黄小鸟在树枝上跳跃，还不时冲着

树下的灌木丛叫几声。一瞬间，麦卡宁仿佛也听出
那鸟鸣中的焦急。

“她的孩子也许就掉在下面的灌木里。”奶奶幽
静的话语里透露着坚定：“她会找到孩子的。”

麦卡宁没有接奶奶的话，因为她看到米雷哥从
山下走上来了，他背着一个大竹筐，冲着窗户摆摆
手，傻笑着，一口白牙闪闪发光。

“妹子，今天遇到奇怪的事啊！”米雷哥接过麦
卡宁给他的水杯，只喝了一口就急忙说：“你看，这
是你的嫁衣我取回来了，但是在裁缝家门口遇到一
个阿姨，她说是你的亲戚。”米雷哥取下竹筐，拿出
刚缝制好的蓝红相间的裙子，上面用五色彩线绣着
蝴蝶探花和并蒂莲花，背面还有游鱼戏水的图案。

麦卡宁拿着嫁衣仔细地看，纤细的手指在刺绣
上轻轻地抚摸着。

米 雷 哥 继 续 说 道 ：“ 漂 亮 吧 ？ 这 家 的 裁 缝 手 真
巧。但是，你看这是什么！？”

麦卡宁扭头看见米雷哥从竹筐里取出一个球形
的扎染布包裹，层层打开后，一顶华丽的白银头帽
出现在眼前，它反射了从窗户外照进来的阳光，屋
子里一下子亮堂了许多。

“这是，你刚才说的我的一位亲戚……”还没等
麦卡宁说完，米雷哥就兴奋地接过话茬：“是啊，她
说不能来参加婚礼，就送一顶头帽作为贺礼……你
们肯定是亲戚，我感觉你们的脸长得有点相似呢。”

麦卡宁的手指微微颤抖，她轻轻地触碰这银头
帽上繁复的花纹和吊坠，它们马上发出清脆的叮当
声，仿佛是佛寺屋檐的风铃在风中摆动的声音，悠
远而宁静。

奶奶坐在窗户前的躺椅上，睡着了，但是那只小
鸟还在不时鸣叫着。

“米雷哥，我出去一趟，你关好门，别让咱家那
只花猫跑出去啊!”麦卡宁冲进院子里，去槟榔树下
的灌木丛里搜寻着。

过了一会儿，她从灌木丛里捧出一只羽毛健全，
刚出窝学飞的小鸟。树枝上的鸟鸣声更大了，麦卡
宁 把 小 鸟 放 在 粉 红 色 三 角 梅 叶 从 中 ，赶 快 跑 回 了
家。

树上的小鸟安静了，鸟鸣消失了，天更蓝了，山
间一下子分外宁静。

午 后 ，静 谧 的 后 院 ，
懒洋洋的阳光，散落在炙
热 的 风 里 ，如 洗 的 葡 萄
叶，在光涌中闪著，微风
吹拂着婆娑的竹影，吹拂
着一竿子的衣衫，阿娇喜
欢这样思绪放飞的午后，
她轻轻地哼着曲儿，在泡
沫里搓着、揉着大大白衬
衫的衣领，袖口，起灭的
泡 沫 就 像 她 缘 来 缘 去 的
许多际遇。

炎热的下午，阿娇马
尾下宽松的衣衫，还是湿
了大片，那玲瓏的曲线真
透着几分性感，阿娇不施
胭脂，却透着一股成熟女
人的娇媚。

农 村 ，田 埂 之 间 ，农
家人守着天，守着地，守
着宿命。

弯弯的小路，矮矮的
房舍，方圆数公里一望无
际 的 秧 田 ，蓝 天 ，白 云 ，
雨 水 ，阳 光 ，秧 田 ，滋 养
着 这 里 的 生 命 。 夏 的 热
冬的寒，山水花开、风吹
绿柳的季節，吹着吹着辫
子里年轻的阿娇。

小学后，阿娇再没上
学了，农忙后便推着车摆
賣自家槟榔地的槟榔,她
花 布 包 脸 就 是 不 爱 理 那
嚼 槟 榔 吐 出 一 嘴 血 的 男
人。

榕 树 下 有 胖 姐 的 甘
蔗摊，那刀起刀落的晃着
丰乳力道，可沒在意谁那
骯脏心眼，热暑天阿婶的
西瓜摊生意最好，甜甜的
蔗渣，西瓜皮沾滿了四飞
的蒼蠅，孩子习惯了一地
的渣，地里掏几个洞，便
专 注 的 玩 上 一 天 的 弹
珠。青的槟榔，红的泥灰
在阿娇手里切着调着，这
一 切 就 是 阿 娇 乏 味 的 世
界。

乡村，满足不了锄犁
的青年人，姐妹淘一个个
往城里闯，偶一回乡，无
不来劲的吹嘘着，奇遇里
的新鲜时髦玩意，还有那
眉 飞 色 舞 的 甜 蜜 爱 呀 想
呀！城市像个宝山，充满
了 诱 惑 ！ 阿 娇 向 往 着 自
己 也 能 身 历 其 境 滔 滔 不
绝的一天。

天大地大，翱翔的鸟

儿 不 也 自 由 自 在 的 飞
翔 ！ 我 为 何 还 困 守 一
方 ？ 阿 娇 不 断 地 问 自
己，

一天，她终于鼓起勇
气，对着满脸皱纹的父亲
说“阿爸，我想往城里看
看！”

话才出口，父親便铁
着 脸 说 ，“ 那 槟 榔 摊 呢 ？
一 堆 家 里 活 就 你 老 母
吗 ？ 到 城 里 做 什 么 ？ 真
不知死活！”

熬了好久的念想，阿
娇岂肯就此甘休！？

“ 什 么 不 知 死 活 ？
不 就 见 见 世 面 ！ 谋 一 技
之长，有什么不好！？”

“ 一 辈 子 在 乡 下 ，呆
在槟榔摊前，听下流话就
叫活？”阿娇想起有时那
些 贫 嘴 男 人 粗 口 烂 舌 的
话，便止不住气说着。

“城里的人心眼多，
处处陷阱，你知道那环境
有多复杂吗？”老农倒背
如 流 的 说 着 一 堆 惊 悚 的
传言、新闻。

“难道阿爸不想有朝
一日我也出头天，不再整
天 和 槟 榔 打 交 道 ？ 不 再
是个草地人？”

“ 吃 天 用 地 ，坦 荡 荡
的，找个妥当的人嫁日子
就是好！“

“ 阿 爸 ！ 妥 当 的 人 ，
就是种田割稻的出息，像
妈！一辈子日晒雨淋，我
不甘愿！”

一 辈 子 务 农 的 老 父
沉默了，他沉思着，究竟
这辈子，除了像牛一样苦
着累着的温饱，他还有什
么 ？ 又 给 了 家 人 什 么 ？
老 农 意 识 到 乡 间 再 也 困
不 住 这 个 豆 蔻 年 华 的 女
儿了！他不再声色俱厉，
盲 目 阻 拦 女 儿 追 求 的 天
外世界。

阿 娇 ，黑 黝 的 肌 肤 ，
惹人的秋眼，很快的便找
到侍应的工作，也尝到爱
情的果实，新鮮的事物像
一潭活泉激荡着她，但甜

蜜 中 小 伙 子 一 个 比 一 个
多情善变，阿娇这块朴玉
在 伤 心 和 快 乐 中 渡 着 青
涩的岁月，学着雕凿属于
她的自由人生。

“ 娇 啊 ！ 叫 你 听 到
没啊？”一身亮丽轻装的
太太，隔着窗纱依旧看见
那清秀如莲的样貌，她望
着窗外的阿娇唤着。

两个女人年纪相若，
可命运却大不相同，夫人
嫁 入 官 邸 过 着 养 尊 处 优
的日子，可阿娇却过着飄
泊不定的日子。

说 是 机 缘 吧 ！ 夫 人
的 母 亲 几 次 上 庙 烧 香 都
巧遇隔村且投缘的阿娇，
几番倾谈后，便把阿娇引
进官邸。

花园洋房，警卫哨岗
一个陌生世界“管家”对
阿娇来说，有着莫名的优
越感，一切都远比蜗居的
小房美奂多了。

官邸里的世界，将领
无比气派，荣威的身份，
让 长 在 乡 间 的 阿 娇 像 进
了大观园般的开了眼界，
但 也 走 进 了 另 一 个 波 涛
的岁月。

夫 人 的 母 亲 把 阿 嬌
当心腹般看待，她们谈家
乡，谈飘摇曲折的一切。

“ 我 家 前 后 一 片 稻
田，稻田边是用脚力踩的
化粪池。”

家乡的银月，田埂的
稻波，拂不去粪味，烧草
的气味，……鲜明的跳跃
在 这 个 离 乡 背 井 的 姑 娘
脑海里。

“爸妈的脊梁永远顶
着太阳，顶著风雨，那双
手脚，永远混在水田的泥
巴 里 。 他 们 一 辈 子 的 汗
水，气力，就耗费在这片
苍茫的绿秧上。”

那晚，阿娇真要离开
了，她静静地看着鹭鸶、
皎月，依样的为田埂构图
着，她真有些不舍了，母
亲 无 奈 的 愁 纠 结 在 昏 沉
的灯下，一双粗糙的手为

她塞着路上口粮，泪水化
在 游 子 那 不 知 何 方 的 陌
路 上 ！ 父 亲 握 着 两 捆 钞
票，嘱咐母亲为她缝在衣
角上。

“ 苦 了 ，委 屈 了 就 回
来 ！”不 善 表 意 的 父 亲 ，
猛喷着烟，吐着气，千言
万 语 只 能 化 作 直 快 的 命
令。

一提起老父母，便凄
楚的撇头擦拭眼泪，家乡
的画面像深埋了，然而那
条 乡 根 却 蔓 生 着 更 多 依
恋的花。

夫 人 唤 着 ，阿 娇 才
在思绪中猛然回应

“ 太 太! 出 去 了 ？”没
等回应，又没头绪的补上
一句

“回来吃饭吗？”
潜意识里，她总是小

心的观察着夫人的动静，
这 小 心 翼 翼 却 隐 約 的 挑
动 着 自 己 那 不 寻 常 的 神
经，好些日子了，有个魅
影总在心尖处，俏皮的作
弄着她……。

夫人没搭理她，转身
问着正翻看报纸的丈夫

“晚饭过来吗？”
“ 不 去 吧 ，太 太 团 的

约 会 ，我 参 和 什 么 ？”官
爷应着，专注着报上的时
事。

“局长夫人嘀咕好几
回，老不见你呢！”

“ 就 说 哪 回 咱 家 做
东，大伙儿来热闹！”

“玩玩好，打牌让让，
别太认真！”丈夫不忘叮
咛太太，人情世故的潜规
则。

夫人不做声，心里却
叨 念 着 ，男 人 最 装 作
呢！，

“ 先 生 一 个 人 在 家 ，
你给弄吃吧！”夫人吩咐
了阿娇，便匆匆上了备好
的车。

“哦！知道了。”
阿 娇 应 着 ，心 ，却 不

自在的蹦了几下，脸无端
地起了一阵绯红。

北 城 的 午 后 ，阵 雨
后，偏又是热气腾起，直
搅得人昏沉沉的，安静的
下午，却隐隐藏着一股不
安的涌流。

阡陌

城里的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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